
我与赵朴老本不相识。 初始是由

于我曾在报刊上偶然读到他的一些诗

词之作，及其传诵人口的一些自度曲。

始获知其大名， 并对其古典文学修养

之深，留有深刻之印象，但却长期未能

有相见之机缘。一直到 1988 年之夏历

五月，中华诗词学会正式成立，在北京

召开大会。 我被邀请以顾问之名义参

加此会， 并在会场上与主席台上诸位

贵宾相见， 其中一位就是赵朴老。 当

时因时间匆忙， 我与朴老不过短短握

手而已， 我虽因为与朴老经因识面而

感到欣喜， 然而却并未敢期望能与朴

老有更进一步之交往。 孰意数日后，

朴老竟使人持简至我在北京察院胡同

之旧居相探访， 并邀我于两日后至广

济寺一晤，以素斋相候，我于意外惊喜

之余， 届时遂如约前往。 而此次广济

寺之相晤， 对我而言实有两点难忘的

巧合之处，其一是以时日而言，此一日原为贱辰初度

之日；其二是以地点而言，则广济寺原为四十四年前

我曾一度在此听讲《妙法莲华经》之地。 因而与朴老相

见后，我遂将此两点巧合相告知，朴老以为此中颇有

胜缘，因问我当年听讲《法华经》后，亦有所可否?而我

在那时只不过为一青年学生，对佛法既无深研，对宗

教亦并无信仰，我之前往听讲《法华经》，只不过一则

因为我的老师在讲授诗歌时， 往往以禅理为喻说，遂

引起了我对佛法与禅理之好奇，再则也因为我生于荷

月，小字为荷，因此遂对一切有关荷花或莲花之名物

皆感兴趣。 至于听讲《法华经》之事，则至今所能记忆

者，只不过当时所听到的“花开莲现、花落莲成”两句

偈语而已。 朴老聆听我的叙述后，以为即此二句偈语，

便已是佛法入门真谛。 适当日在座有一位青年，笃信

佛法，并且即将由朴老资助前赴日本留学，他听到了

朴老与我的谈话后， 遂口诵其所自作的诗偈一首，结

尾有“待到功成日，花开九品莲”之句。

总之此次与朴老之相晤， 予我之启悟

良多，我遂于别后填写了小词《瑶华》

一阕并于数日后亲携我之旧作数种，

至朴老府上求正。 我的词前还写有一

段小序，序与词是这样写的：

瑶 华

戊辰荷月初吉， 赵朴初丈于广济

寺以素斋折简相招， 此适为四十余年

前嘉莹听讲《妙法莲华经》之地；而此

日又适值贱辰初度之日，以兹巧合，枨

触前尘，因赋此阕。

当年此刹， 妙法初聆， 有梦尘仍

记。 风铃微动， 细听取， 花落菩提真

谛。 相招一简，唤辽鹤归来前地。 回首

处，红衣凋尽，点检青房余几。 因思叶

叶生时，有多少田田，绰约临水。 犹存

翠盖，剩贮得，月夜一盘清泪。 西风几

度，已换了微尘人世。 忽闻道，九品莲

开，顿觉痴魂惊起。

朴老阅后，颇加称赏，又见到我携来的旧作数种，

乃告我云， 自 1980 年国内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我的

《迦陵论词丛稿》以来，已读过我的作品多种，印象极

为深刻，而这也正是何以朴老在与我一面之后，便邀

我至广济寺餐聚的主要原因，并告我云其夫人陈邦织

女士原为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古典文学编辑的陈邦

炎先生之堂姊，而陈先生则正是为我编印《迦陵论词

丛稿》一书之主编。 是日邦织夫人亦同在座，晤言甚

欢。 数日后朴老遂亲来我的北京旧居相访，并携来其

手书之《瑶华》和词一首相惠赠，词云：

光华照眼，慧业因缘，历多生能记。 灵山未散，常

在耳、妙法莲华真谛。 十方严净，喜初度，来登初地，是

悲心，参透词心，并世清芳无几。 灵台偶托灵溪，便翼

鼓春风，目送秋水。 深探细索，收滴滴，千古才人残泪，

悲欢离合，重叠演，生生世世。 听善财，偈颂功成，满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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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凡兴起。

词后自注云：“灵溪”指所撰《灵溪词说》。

朴老在词中对我的称美，我自然愧不敢承，但就词

论词， 则朴老此词用笔深细， 用意高远， 自是一篇佳

作，而且此词还不只是和韵而已，更是步韵之作，盖正

如苏东坡 《水龙吟·咏杨花》 一词之用章质夫原韵，虽

然每一韵字都是步和原韵，然而却句句自然工妥，全不

见步和牵强之迹。 人称东坡和韵远胜原作， 朴老此词

亦远胜我之原作多矣。

自此以后，我遂与朴老时或有过从书信往来，而更

使我感动者，则是朴老自来过我在京之旧居以后，因亲

见我旧居之四合院已成为大杂院；而我个人之住房，只

不过斗室一间，极为逼仄，连携回之行李箱都无法全部

打开。 朴老对此深表同情， 遂表示可在京为我安排一

处住房， 居室宽敞， 庶便于读书写作， 我对朴老之盛

情，虽尤为感激，但因我经常往来海内外，并不能在京

定期居住， 如果竟尔占用一处本不属于我之住房，反

而， 愧疚不安， 遂婉言辞谢了朴老之美意。 而其后不

久， 我自原任教之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正式退

休。 于是台湾之清华大学、台湾大学，及淡江、辅仁等

校，遂先后约我前往讲学。 其次，新加坡之国立大学亦

约我前往讲学，在此期间，我虽亦有时回京探亲，但因

时间紧迫，来去匆匆，除与朴老偶或以电话致问外，殊

少晤面之机会，如此直至 1994 年冬，我因接受了台湾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一项写作计划， 将与陈邦炎先生

合作撰写一册《清词名家论集》，遂利用新加坡大学之

寒假期间返回北京， 与陈先生商讨写作事宜， 谈话间

我曾向陈先生询及朴老近况， 拟前往探候， 陈先生告

云朴老现在医院休养，探望多有不便，因而作罢。 但我

却曾请陈先生代我转向朴老做过一次奉恳。 那就是对

于幼儿少年学习古典诗歌之倡导。 盖因自八十年代中

期以后，我曾多次返国，逐渐发现国内年青人的古典文

学之水平已日趋低落，不少人多半注重于物欲之追求，

遂致社会风气日益浇漓。 因思若能在幼儿园中增设

“古诗唱游”一科，以唱歌及游戏之方式，教儿童唱诵

古诗， 如此则不仅可自童幼年时代培养其锐敏之感受

与丰富之联想的能力， 而且还可以培养其对宇宙万物

之一种观察的兴趣与关怀的爱心。 进而提高其人格修

养之品质， 如此则当其长大成人后， 无论从事任何行

业，都必可以今生受益无穷。 我的此一理想，多年来虽

曾在各地讲述多次， 但因人微言轻， 未尝有丝毫之结

果。所以想请朴老以其身份地位做登高之一呼。陈邦炎

先生将此意转达给朴老以后， 朴老立即就写了一封回

信，云：

叶嘉莹教授和您谈的关于古典文学幼年班的意见

极好。 我往年曾与谷牧同志谈到这个问题， 意见大致

相同。 我想请吾弟代拟一个提议稿， 我打算约几位政

协委员，如张志公、叶至善等联名提出，尊意如何?我认

为此事至关重要，再不着手抓，传统文化将有大损，甚

至断绝之虞。 请您考虑写一篇文章，敲敲警钟。 拜托、

拜托！

其后，朴老遂于当年全国政协八届第三次会议，正

式提出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之提案，当

时署名者，除朴老之外，尚有张志公、叶至善、夏衍、冰

心、曹禺、吴冷西、陈荒煤、启功等共九人。 不过此一提

案， 扩展了我原来只想在幼儿园内增古诗唱游一科之

原意，可能在落实方面涉及问题较多，所以此一提案虽

于 1995 年 2 月 27 日经教委以教办“1995”一六号批文

答复，但却终于未能付诸实践。 而与此同时，我则与天

津作协的一位田师善先生合作编写了一册题名为 《与

古诗交朋友》的儿童读诗选本。 此书编成后，我又拜托

陈邦炎先生转恳朴老题签， 并寄去我为此书所写的两

篇《序言》求正，朴老再次覆陈先生函云：

顷发一函，忘将叶嘉莹教授的序文退还，兹寄上，

并再题一书签，附请选一张转寄，叶序写的很好，覆函

时请代致敬意和问候。

《幼年古典学校紧急呼吁》提出后，国家教委回信

表示赞同，安徽师大亦来函响应，香港、台湾亦有积极

反应。 现在问题在于落实。 政协会上当再提出。

不久以后，《与古诗交朋友》 一书就由天津人民出

34



版社出版了，我还曾应天津电视台之邀，为他们做过

几次教儿童学古诗的节目。 不过我个人之精力、时间

有限，而且不久以后我就返回了加拿大，而这个节目

在我走后不久也就停播了。 总之，这些年来我一直为

提倡自幼少年时代学习古诗词之理想而做着不断的

努力。 每年往返海内外，也曾在各地多次为成人及儿

童讲授古典诗词，一般说来，所讲后之反应都极为热

烈， 只可惜这些讲演都只出于个别的短期的邀请，当

时听众的反应虽然热烈，也不过如同一方池水，偶因

投石之一击，而泛了一阵涟漪，其后事过境迁，石沉水

静，投石之击，就只成了一种无用的徒劳。 而岁月不

居，年命如流，我却早已超过了古稀之岁。 朴老近年亦

经常卧病医院，其所云“政协会上当再提出”的倡导幼

少年学诗之愿望，实不知何日方能实现，在此种不得

已之情况下，我遂兴起了何不向国家领导人试做一次

直接呼吁的想法。 于是在 1998 年秋天，我就不揣冒昧

地亲自写了一封信，托由国务院侨办直接转呈给了江

泽民主席，我原以为江主席在日理万机之余，未必会

对此一海外华侨之私人信函加以留意，我这样做只不

过是想为了自己多年来欲藉诗词教学以提高国民品

质之夙愿，再作最后一次之努力而已。 孰意江主席竟

然很快就对我的信函做出了批示，并经由李岚清副总

理转批给了教育部的基础教育司。 只不过当基教司打

电话到南开大学与我联系时，我却已于数日前返回了

加拿大，及至我于 1999 年秋再度回国，在京参加国庆

期间，始及与基教司之李连宁司长相晤。 李司长告诉

我说教育部已请国内专家编撰了一套《古诗词诵读精

华》的系列读本，供中小学教学之用，大约不久将即可

印出。 及至我于 2000 年夏再度回国， 被邀参加了以

“让中华诗词走进中小学校园” 为主题的全国第十三

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并在会场拿到了这一套新出版的

《古诗词诵读精华》，眼见朴老当年的呼吁即将在中华

大地初步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时，朴老竟然在一个月前

已经遽归道山。 回想这些年来，为了对中华文化有着

共同的关爱，朴老所给予我的一切协助，而自朴老住

入医院后，我竟然未能得到一次探望的机会。 如今当

中华诗词已经走进中小学校园，朴老的愿望即将逐步

实现之时，我也未能将此一美好之信息亲自向朴老奉

告，及今思之，悼念之余，实不免深怀歉憾。

近日接到北京冯其庸先生的电话，说朴老的一些

生前友好，拟编印一册朴老的纪念集，要我写一篇悼

念的文字，对我而言，此一撰文之命自是义不容辞。 于

是我遂与上海的陈邦炎先生相联系，希望他能提供给

我一些相关的资料，前面所抄录的朴老写给陈先生的

那两封信，就是他提供给我的。 除此以外，陈先生所抄

示给我的，还有朴老于 1988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7 日，

游青岛时，所写的总题为《青岛日记》之二十首诗的两

首诗，在此二诗中朴老也曾提到我与川大缪钺先生合

撰的《灵溪词说》一书，诗是这样写的：

终日不安排，无事闲行坐。

灵溪可潜盘，意与两贤合。

论词精且深，今日难有并。

晏柳与苏辛，异音同至听。

其诗中所提及的晏、柳、苏、辛数家的词说，就正

是我所执笔撰写的。 在朴老身后读到他生前所写的这

些对我的文稿加以称美的诗句，益使人于感动之余弥

增悼念之情。 而陈先生所寄给我的有关朴老的资料

中，还有一篇陈先生自己写的文稿，题为《絮乱天迷，

芳心不改———记赵朴老的几首词》，其中有一首《悼江

仙》词也引起了我的一段回忆，原来朴老生前还曾送

给我一幅他的书法，所写的就正是这一首词，词前还

有一段小序，序与词是这样写的：

悼 江 仙

夜梦江上，有巨舟载云旗鼓浪而过。 舟中男女老

幼，皆轻裾广袖，望若神仙，中有一人，似小时无猜之

友。 方欲招之与语，忽空中落花迷眼。 转瞬舟逝，怅然

久之。 醒作此词以志异。

不道相逢悭一语，仙舟来梦何因？ 弥天花雨落无

声。 花痕还是泪？ 襟上不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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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5 月 27 日， 是尼泊尔蓝毗尼中华寺落

成十周年纪念日，为此，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中

华寺方丈怀善法师在中华寺宴请蓝毗尼开发委员

会领导、各国寺院的法师、中尼友好协会蓝毗尼地

区领导、 驻蓝毗尼军警领导及友好邻居一百余人，

广西 23 位居士专程前来祝贺。 怀善法师说：中华寺

落成十年来， 我们相聚在蓝毗尼这个佛教大家庭

中，得到了蓝毗尼开发委员会领导、各国寺院的关

心和支持，我们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十分融洽，体

现了国际佛教界的真诚友好。 佛教是一个和平的宗

教，这在世界上己形成共识，从蓝毗尼这个世界佛

教大家庭中，也得到了印证。 今后，我们要继续发

扬，同时请各国的法师们继续关心、爱护中华寺。

据悉，5 月 27 日也是教主释迦牟尼佛降诞 2634

周年纪念日———卫塞节。 尼泊尔政府总理秘书、文

化部长 、蓝开委有关领导 、各国寺院法师 、当地机

关、工厂的领导及来自世界各国和尼泊尔的佛教徒

约 3 万人参加了隆重的庆祝活动。 首先由各国寺院

的百余位法师聚集在阿育王石柱下集体诵经，次由

两辆载着佛陀圣像的开敝式轿车在一幅横额的引

领下，由众佛教徒拥护着进行“行像”仪式，最后举

行庆祝大会。 每年的卫塞节，佛陀诞生地蓝毗尼都

要进行 3 至 7 天的庆祝活动。

（尼泊尔中华寺）

信是娟娟秋水隔，风吹浪涌千层。 望中缥渺数峰

青，抽琴旋去轸，端恐渎湘灵。

我当时收到朴老所写的这一首词的书法后，虽深

知其为一首好词，但不知其意蕴何指。 不过清代的词

学家张惠言说得好，词之特色本是“缘情造端，兴于微

言，以相感动”，可以假借“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之辞，

来表现“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之情。 朴老此词可能也有

委曲之喻托。 只是我当时并未向朴老做进一步之探

询。 此次收到陈先生的这一篇文稿，方知我的推测果

然不错。 据陈先生云，朴老此词原为 1969 年“文革”期

间所作，但却直至“文革”过后，才对之加以说明 ，谓

“此词作于 1968 或 69 年， 是陈同生同志逝世之后事。

同生之死，是此作诱因之一。 当时，相识之人不得正命

而死者以百计，故作此词以吊之。 而不敢明言，只以假

托梦境耳。 词序中所言‘载云旗’之舟，暗指非今日人

所乘之舟。 ‘舟中人皆轻裾广袖，望若神仙’者，暗指皆

已作古人。 词中‘弥天花雨落无声’一句，是全文主旨

所在。 至于‘望中缥渺数峰青’、‘端恐渎湘灵’则皆暗

指江青也”。 我之抄录此词，只是为了一则既可以借此

说明朴老在词创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兴于微言

的幽约怨悱之意境的成就，再则也可以借此说明朴老

对人世之一种悲悯与关怀。 而与此相对比的，则是朴

老在其遗嘱后所附留的一首四言诗偈，偈语云：

生固欣然，死亦无憾。 花落还开，水流不断。

我兮何有，谁欤安息？ 明月清风，不劳寻觅。

如果综合本文中所提及的朴老的一些诗词曲作

品来看，则自其所写的一些淋漓酣畅的自度曲，到《瑶

华》之典雅清丽的慢词，再到其《青岛日记》中之率真

质朴的五言绝句 ，更到其 《悼江仙 》之微言喻托的小

令， 终至于晚年所写的大量富有哲理与禅趣之作，包

括其遗嘱中所附录的豁然彻悟的诗偈，我们所见到的

不仅是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多种风貌之长才，而更可

注意的则是他透过创作所表现的多层次之修养与意

境。 他既有对文化的关怀，也有对人世的悲悯，更有对

禅理之妙悟，有出世的一面，也有入世的一面。 或佛家

有云“不断烦恼，得成菩提”。 于今用于朴老之诗词中

得见之矣。 至于我这篇文稿所写的，则只不过是透过

一个常人所见的有关朴老之二三事，以聊表一己对朴

老的一点悼念之情而已。

(作者为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加拿

大皇家学会院士。 本文转自 2008 年第 3 期《赵朴初研

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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